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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苇禅师与掘港西方寺
◎徐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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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遇到那本书之前，我真不
知道这世上有一位叫一苇的高僧，更
不知道他与掘港西方寺关系密切，在
皋东还留下了那么多的禅机妙语，那
本书就是《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

找到那本书，纯属偶然。有一
段时间，我对西方寺的范成法师很
感兴趣，写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
有一次，我发现由他创办的皋东僧
伽私立图书馆竟然是我国第一家
佛教图书馆。可惜的是，在建国初
期，该寺改为如东县中学，为了建
学生宿舍，将该馆腾空，把十六万册
藏书打捆装船运往南通县造纸厂，
全部化为纸浆，范成法师因为此事
扼腕叹息了很久，最终一病不起，圆
寂于西方寺。谁知七十多年后，我
意外得知，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的藏
书竟有漏网之鱼，就在打包运船之
际，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鬼使神差地
拎回了两捆，那些图书如今就收藏
在如东县图书馆。我曾先后两次前
去查找，找到了十一种一百七十一
册，《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便是其
中之一。

这本书与其他藏书不同，在书的
首页上，有范成法师跋文一篇，由于
他留存的文字很少，颇为珍稀，故全
文抄录如下：

此我西方寺一苇度祖遗著也。
祖继天揆晋祖之法席，力阐禅宗，明
心见性，得究竟解脱者甚众。早年入
泮，颇负文誉。省试不登，乃厌世荣，
辞家缁剃。一杖一缽，担云跋水，行
化三江两湖之间，振兴道场十二所，
授嗣法子三十九众。浙江嘉兴府秀
水县濮院镇向不信佛，祖往趺坐道
旁，历三日无应者。一夕雷雨暴作，
祖坐如故，天明雨止，身衣未少霑濡，
斗笠蒲团，净无泥迹。见者倾心，翕
然受度。日本与中华远隔瀛海，旧时
往来，咸怀畏怖。祖慨赴三岛，周历
行教，上受帝王之供养，下得群众之
瞻依。祖至七十四岁，乾隆十二年十
月初九日黎明，唤弟子实德取纸笔，
自书“未死先入龛，老老大大着恁么
忙。末后关头，预立何妨？”掷笔进
龛，端坐而逝。异香满室，面现金
光。综此非所谓菩萨再来者耶？！景
印既竣，谨书之以告读者。

落款是：民国廿四年冬如皋西方
寺释范成谨识。民国廿四年即1935

年，范成法师正在上海影印宋版藏经
会参与影印《宋版碛砂藏》与《宋藏遗
珍》。细读跋文墨迹，不类范成法师
书风，倒与南通费范九的书法一般无
二。其时，费范九也供职于上海影印
宋版藏经会，两人为莫逆之交。此跋
就是由范成法师撰文，费范九以蝇头
小行楷书写就的。

这本《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十
分罕见，原书约刻于乾隆十五年，是
禅师圆寂三年后，由众弟子发心捐资
所成。令人奇怪的是，在书耳位置，
刻有“支那”二字，难道此书为日本所
刻？根据范成法师“祖慨赴三岛，周
历行教，上受帝王之供养，下得群众
之瞻皈”的说法，一苇禅师曾经到日
本讲经说法。但读其门人实德所撰
的《行由》，可知当年禅师声名风扬日
本，日本天皇虽曾“赍书邀礼”，但杭
州制造部堂隆公劝谕坚留，天童、石
吼彻老和尚也反复劝说，一苇禅师才

“不以为贵，从此休心”，留于国内专
心弘法，这与卷首了湛为《一苇禅师
遗像》所题的“飞锡中阻，遗憾千秋”
之意吻合。至于此书，是不是传至日
本，由日本复刻，民国时再传回国内，
有心人士为之影印而成？这当然仅
是猜测，至若真相如何，有待于将来
新发现。是否由范成法师影印？可
能性倒是极大，他影印了许多书籍，
一直对保存佛教文化与乡梓文献不
遗余力。

一苇禅师毕生“振兴道场十二
所，授嗣法子三十九众”，所振兴的十
二所道场之中，就有掘港西方寺，《行
由》中有“石渚鱼湾，起舞东皋雉闾”
的记述。在他圆寂后，门人实英等将
他生平所讲的诗偈禅语编成了《一苇
铁船度禅师语录》。全书四卷，其中
第二卷为《住江南通州如皋县掘浦西
方禅寺语录》，这也是范成法师跋文
首句“此我西方寺一苇度祖遗著也”
的由来。

该卷所记语录共六十五则，是禅
师住西方寺时所讲。时间、地点、起
因皆很随意。元旦、惊蛰、重阳、腊
八，上堂、小参、起龛，甚至喝茶、下雪
的时候，随时随地，凡有所触，随感而
发，往往含意深远，不落迹象，机锋四
射，妙不可言。有一次，门头出棺，禅
师说：“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
不行。”弹了一下响指，接着说：“弹指

直超三祇劫，说甚么西方十万程。只
有两个字，且道是那两个字？请行。”
又一次，禅师上堂，有个叫云门的僧
人说：“人人有个光明在，看时不见昏
暗暗。”禅师捏着拐杖说：“这个是拄
杖，唤甚么作光明？饶你道‘掬水月
在手，弄花香满衣’，犹是接竹上天，
要识光明么？”说罢，掷下拄杖，径归
方丈室而去。好一个当头棒喝。当
然，一苇禅师也有幽默时，惊蛰那一
天，他上堂便喝道：“青天白日一声
雷，蛰户龙门尽彻开。无位真人偷眼
看，盲鱼跛鳖舞三台。”然后抚掌大
笑，下座。

在书中，还看到禅师在皋东其他
地方说法的记录，如该卷的第一条，
就详细记载他在刘村资福寺讲经的
全过程：

师在刘村资福寺，受请拈疏示众
曰：“孤峰顶上，啸月眠云。官路无人
行，埋没已灵。十字街头，悬羊卖狗，
私酒有人吃，辜负先圣。两头坐断，
中亦不立。净裸裸、赤洒洒，达摩一
宗，扫土而尽。若欲扶竖宗风，光扬
大法，直往向无佛处现佛，无祖处示
祖，无事处生事，无言处演言，方有话
分。山僧今日被人抑逼，将来有处藏
头，没处藏角，直得擘破面门，于无佛
祖处示佛、示祖去也。”蓦竖拂子云：

“诸仁者远见么？这里见得便可。独
步丹霄，为霖为雨，其或未然。圣人
五百年一出世，黄河三千岁一度清。”
击拂子，下座。

真好巧，卷二的最后一则，我们
又看到晓塘二字，晓塘即马塘，在掘
港之西三十里。该条云：

先和尚忌辰。去岁老人忌辰，小
子客住晓塘，未遑酌水献花，惟冀吾
师慈宥。今值斯辰，囊无系蚊之丝，
厨无聚蝇之糁。烧炷清香，薰你鼻
孔。煮碗麦饭，塞你咽喉。且道是酬
恩耶？是报德耶？良久云：“是婆心
太切，怎得者种供养？”

小子就是一苇禅师，他在《老和
尚忌辰上供》一文中，还说“迷时师
度，悟时自度，有何恩可报，何德可
酬？”像这等引人深思的文字，满篇皆
是。诚如他弟子实德在序文中所说，
锓梓此书，就是“轰惺迷朦”“令闻者
髓脑当裂，俾见者愚蠢可聪”。范成
法师不惜笔墨，撰写长跋，其目的大
概也不外乎于此。

张謇有一妻四妾，唯有妾吴
道愔（1873—1942）为张謇生下
独子张孝若。吴道愔是如皋双甸
北吴家庄人（今属如东），十岁离
家，寓居林梓外婆家，成为沈裕和
义女。张謇入京赶考前夕，经好
友林梓陈君谋、白蒲顾延卿安排，
做客林梓。在陈君谋、顾延卿等
人的撮合下，张謇在沈裕和家中
初遇吴道愔，互生情愫。其间，两
人还在沈家大院内种下一棵定情
树，至今仍在。1896年，张謇考中
状元后，迎娶吴道愔。

吴道愔在《张謇日记》中被记
为“吴姬”“道愔”。1896年12月3
日：“率内子行登科告庙礼，曼容
及吴姬、陈姬预焉。”1897年4月
3日、9月 22 日，分别又记：“曼
容、道愔与侄女及十三娘到院”

“送曼容、道愔至石城桥附海船而
归”。1896年2月3日：“微雨，祭
祖。吴姬以分种兰草胎动漏血，
内子调护之甚至。”翌日又记“吴
姬稍平”。张孝若约在两年后诞
生。显然，这一胎并非张孝若，也
未能保住。由于种植兰草，吴道
愔大动胎气，以至漏血。在徐
氏的精心照料下，吴道愔的情况
有所好转。1898年 2月 18日张
孝若出生，次日，张謇前往家庙
报喜。月底，张謇又写下《怡儿
生志喜》：

生平万事居人后，开岁初春
举一雄。大父命名行卷上（己卯
刻优贡行卷时，先中宪府君命此
名，已二十年），家人趁喜踏歌中
（正月十八日）。亦求有福堪经
乱，不定能奇望作公。及汝成丁
我周甲，摩挲双鬓照青铜。

吴姬嫁入张家，也从未忘记
林梓沈氏亲友。1900年5月，长
辈沈夫人病重，吴道愔返回林梓
看望。是月7日，张謇于日记中
写道：“吴姬以沈夫人病归省，挈
之俱行。”8年后，徐氏下世，吴道
愔扶正，主持张家家务。1920年
7月，杜威访问南通，《张謇日记》
所述甚少，不过第十辑《民间影
像》刊出一张合照。照中人有杜
威夫妇及女儿，张詧、张謇兄弟，
及吴道愔、张孝若母子等。吴道
愔位于照中左起第三位。《民间影
像》中感慨：“吴道愔以持家为主，
她的出现有点让人意外。在张謇
家庭合影中，吴道愔经常出现，但
在张謇接待客人，特别是外国客
人合影时，这似乎是唯一的一
次。”杜威是全球有名的哲学家，
他又携家人前往南通做客，遵守
国际礼仪，张謇应当携手家人出
面陪同。吴道愔时为张家女主
人，她的出现理所当然，并不令人
意外。

从日记到照片，吴道愔对于
张謇家族的贡献，都已图文并茂
地载入史册。


